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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神庙中的“秘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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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秘传知识”是上古世界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希腊哲学家称之

为“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相对应）。 追溯秘传知识的传统，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古埃及人自己对神秘知识的记载，通常是

间接地提及；另外一个是后世对秘传知识传统的演绎，如希罗多德记载的埃及神秘仪式等，这种演绎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期甚

至更晚。 “秘传”知识的研究需结合这两种文献，从秘传知识的内容以及流传过程中后世的诠释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关键词：古埃及；秘传知识；神庙；阿拜多斯神表；《努特之书》；《法雍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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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埃及知识精英开

始将传统的“秘传知识”系统而集中地以文本、图
像、建筑等种种形式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

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 此后，埃
及的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的智慧之神赫尔墨斯

融合称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 上古晚期，随着

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等被

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它们保存着古

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

以各种面目出现。 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
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的表达形式。 在现代

社会，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 ［１］

对古埃及神秘知识的研究中，有两种观点较

具代表性。 一种认为神秘知识反映了古埃及社

会等级制度造成的知识分配不均的现象，是少数

人掌握特殊权力的体现。 如约翰·贝因斯认为：
“知识根本上来说是实现权力的手段，是古埃及

社会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统治者的控制方式，

其基本的前提是没有人了解所有的事情。”［２］

（ＰＰ．１－２３）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神秘知识”是古埃及

知识精英对神圣宇宙秩序的认识，是神圣世界与

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后期埃及成为祭司阶层

的文化身份象征，最终成为欧洲思想史上关于古

埃及的文化记忆。 ［３］（ＰＰ．９－２５）本文将结合古埃及

人自己对神秘知识的记载与后世对其所做的评

注和演绎，从秘传知识的实践和流传过程对其实

质进行解读。
古埃及语中表达“神秘知识”的词语很多，可

分为三组：第一组词意思多为“隐蔽的”，含有神

秘的意思，如 ｈｂｓ，ｈＡｐ，ｋＡｐ；第二组是 ｓＳｔＡ，它是

个使动结构，词根是 ＳｔＡ， 意为“神秘的、难以接

近的、晦涩的”；第三组词是 ｊｍｎ，意为 “隐藏

的”。 ［４］（Ｐ．１０）

古埃及的神秘知识有着悠久的传统，古王国

时期就有一种叫作“掌管秘密者” （Ｈｒｙ－ｓＳｔＡ）的
头衔，多为高级官员或祭司。 从词源上讲，“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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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者”的写法就是墓地守护神豺狼头的阿努比

斯的形象，暗示着神秘知识的核心是和死亡相关

的。 古王国第六王朝的官员卡努姆就曾有“黑暗

之秘密的保有者（Ｈｒｊ－ｓＳｔＡ ｎｊ ｋｋｗ）”的称号。 中

王国时期，第十二王朝的一位州长，埃尔⁃巴尔沙

（ｅｌ－Ｂａｒｓｈａ）的杰胡提霍特普（Ｄｊｅｈｕｔｉｈｏｔｐｅ）也有

类似的头衔：“神之言辞的秘密之保有者，……每

一个（神圣）官职的掌控者”，“图特之家中看到一

［　 ］之秘密的保有者”， “仪式之秘密的保有

者”。 ［２］（Ｐ．９）第十三王朝，奈菲尔霍特普（Ｎｅｆｅｒ⁃
ｈｏｔｅｐ）铭文中曾记载国王能够发现和阅读官员们

不能解释的文献，这样的记述正与“秘密的保有

者”这一头衔相吻合，都指明了宗教仪式知识的

分隔和书写知识的限制性。
中王国时期拥有这个头衔的大臣伊赫诺弗

里特（ Ｉｋｈｅｒｎｏｆｒｅｔ）在阿拜多斯的纪念碑中，提到

自己掌握秘而不宣的神秘知识，其内容之一是象

形文字的秘密，第二部分是工艺诀窍，第三部分

是艺术风格的秘密。 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里

多次提到国王通晓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神秘文

字，那 种 文 字 是 东 方 神 灵 所 说 的 话 语。 ［２］

（ＰＰ．１－２３）在民间传说中，这些秘传知识被称为《图
特之书》，共 ４２ 卷。 古代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

作家提到过它，如普鲁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学者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Ｃ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和亚

历山大的西里尔（Ｃｙｒｉｌ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等。 后世的

各种神秘思潮如赫尔墨斯主义、诺斯替主义等，
都与古埃及的神秘知识有着渊源关系。 ［５］（Ｐ．２１）

在古埃及的文化传统中，神秘知识是专属于

国王和极少数知识精英的，对普通人而言则是禁

区。 托勒密时期的世俗体文学作品《塞特纳·哈

姆瓦斯故事 Ｉ》用主人公的传奇经历讲述了这个

道理。 故事的主角哈姆瓦斯王子原型为历史上

新王国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个儿子，孟菲斯

普塔神庙祭司。 他对魔法特别好奇，到处寻找传

说中的魔法书———《图特之书》，最终在王子纳奈

弗尔卡普塔墓中找到了它。 纳奈弗尔卡普塔之

妻阿赫瓦尔的鬼魂向他讲述了丈夫因为魔法书

而遭到神谴、家破人亡的故事。 哈姆瓦斯王子不

听劝阻，执意拿走魔法书，并当众宣读，再次触怒

神，被神引诱杀死自己的儿子。 哈姆瓦斯将魔法

书还 回 纳 奈 弗 尔 卡 普 塔 墓 中 灾 难 才 结

束。 ［６］（ＰＰ．１２８－１２９）据说魔法书最初被藏在一个湖

的中心，湖中心有一个铁盒，铁盒里边有铜盒，里

边又有木盒，一层一层包裹，最后有个金盒子，里
边装的是魔法书，这周围还有蛇蝎毒虫环绕以保

护它。 魔法书打开之后，会震动天地山河，诵读

者能听懂飞鸟、水中游鱼以及走兽的语言，能看

到天空中的九神。 ［６］（Ｐ．１４６）

一、从阿拜多斯神表到泰布图尼斯祭司手册

在阿拜多斯的第十八王朝国王塞提神庙中，
有两个神殿中刻写着孟菲斯“诸神列表”，其原型

是古王国时期的神表，这是秘传知识的一个重要

线索。 塞提神庙的建造，是第十九王朝开国君王

恢复文化传统的重要举措。 第十九王朝面临着

埃赫纳吞宗教改革留下的集体创伤，埃赫纳吞主

张独尊太阳神阿吞，并破坏阿蒙神庙等纪念物，
对传统的多神信仰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 当塞

提一世在阿拜多斯建造集神庙及奥赛里斯墓于

一体的建筑时，将古老的仪式、神话等以文字、图
像和建筑本身等多种形式表达出来，使得这个神

庙成为一个承载文化记忆的纪念碑。

图 １　 阿拜多斯神表①

在索克尔和尼弗尔太姆神殿中的“诸神列

表”有 ６３ 列，但保存状况不好；在索克尔神殿的

有 ５１ 列，保存相对完整。 除了拼写特点之外，列
表中的一些名字也与古王国时期的一致，学者们

基本确定该列表有古老的原型。 列表的内容是

古代孟菲斯的神学地理：
１５－２３ 栏：西方；东方；普塔在东方的作坊；西

方的标志。
２４－２５ 栏：塞塔伊特的庄园。
２６ 栏：赫努姆船之厅。
２７－３０ 栏：塞塔伊特之门。

①图片出自 Ｊｏｈｎ Ｂａｉｎｅｓ， 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
ｇｙｐｔ，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Ｅｑｕｉｎｏ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２０１３， ｐ．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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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 栏：赫努姆庄园。
３４－３６ 栏：南厅。
３７－５１ 栏：北厅；孟菲斯南边；孟菲斯北边；尼

弗尔太姆神庙。 ［７］（ＰＰ．１２５－１２９）

１－１２ 栏描述了普塔神各方面的特质。 １５－１７
栏有关于创世及创造人类的神话内容。 ３３、４１、５１
栏提及“南方角落的荷鲁斯” “石头上的塞赫麦

特”等仪式地点。 根据 Ｋｅｅｓ 的考证，３－８ 栏的内

容在两个古王国时期的大臣墓中也有出现，一个

是尼乌瑟拉的大臣普塔赛普赛斯墓（Ｐｔａｈｓｈｅｐｓｅｓ）
中的假门，现存大英博物馆；一个是约 １００ 年后太

提的大臣萨布（Ｓａｂｕ）墓中的假门，现存开罗博物

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大臣都是“普塔－索克

尔”神的大祭司，他们都有几个鲜为人知的祭司

头衔，其中阿拜多斯列表上的六个名字在两个大

臣的假门上以三对的形式出现，其中两对与阿拜

多斯列表上的顺序一致，分别是：
第一组：普塔－索克尔在所有地方的祭司，

ｈｎｔｙ－ｔｎｎｔ 祭司，诵读祭司（ＣＳ ３－４ 栏）；
第二组：辣木树下的神的祭司，ｈｎｔｙ－ｍｄｆ 祭

司（ＣＳ ６－７ 栏）；
第三组：旗杆最前方者，伟大的先驱者祭司

（ＣＳ ８，５ 栏）。 ［７］（ＰＰ．１２５－１２９）

这种描述神学地理的列表，目前发现的例子

中很少有古王国时期的，除了这两个大臣的假门

之外，最相似的是第五王朝吉萨一个大臣墓中出

土的写字板，上面有第二到第五王朝的王名、神
名、庄园名。 ［７］（ＰＰ．１２５－１２９）

虽然神学地理列表很少见，但列表式样的其

他辞书类文字早在第三王朝乔塞尔金字塔神庙

中就有；第四王朝斯尼弗鲁金字塔河谷神庙中以

这种形式表现各地庄园的供奉；第五王朝尼乌瑟

拉太阳神庙中的四季堂浮雕以图文并用的列表

辞书表现再生循环的主题。 贝恩斯认为，早期文

字在以列表形式记录经济活动的同时，也以同样

形式书写神圣文献，如神庙中的诸神列表，金字

塔铭文中的神名、地名等，但后者受限于知识等

级制度，只有国王和少数贵族可以使用，因此也

有少数贵族以此炫耀其身份地位，这就是为何在

上述贵族墓假门以及写字板上会出现诸神列

表。 ［７］（ＰＰ．１２５－１２９）

从诸神列表在阿拜多斯神庙中的位置及环

境来看，其作用可能是作为仪式的引导。 该神庙

浮雕的铭文中有很多对话，像某种宗教戏剧，神

表是系列仪式中的一个环节。 关于阿拜多斯奥

赛里斯秘仪的记载非常有限，其中两个在自传中

描述奥塞里斯秘仪的官员都是阿拜多斯奥赛里

斯神庙的大祭司，其中伊赫诺弗里特生活在第十

二王朝塞索斯特利斯三世（Ｓｅｓｏｓｔｒｉｓ ＩＩＩ）时期，奈
布瓦威生活在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
塞索斯特利斯三世在阿拜多斯建造了奥赛里斯

神庙以及纪念奥赛里斯的假墓，图特摩斯三世墓

中发现了最完整的《来世之书》。 这些都不是偶

然的巧合，而是对核心宗教文献进行整理和保存

的时代留下的印记。 ［５］（Ｐ．２９）

托勒密时期的希腊作家克莱蒙特记载了古埃

及神庙祭司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他提及这些知

识集中在 ４２ 本书中，分为 ６ 类，神庙中不同种类的

神职人员要掌握不同的专业知识，不仅要牢记于

心，还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 其中第三类神职人员

是神庙书吏，他们要掌握 １０ 本圣书体书籍， “必须

熟知圣书体文字，知晓宇宙学和地理学、日月的位

置，还有五颗行星；还有对埃及的绘图，和尼罗河的

地图；祭司用具和他们的神圣之地的描述，还有神

圣仪式的步骤与使用物品”；第四类神庙人员是圣

衣者（ｓｔｏｌｉｓｔ），他们也要掌握 １０ 本书，所涉及的内

容包括“给予众神的荣誉，埃及人的祭祀事务；有关

供奉、初熟之物、赞美诗、祈祷文、游行、节日等等，
以及教育和献祭之事”。 ［８］（Ｐ．１６０）

这些描述与诸神列表在古王国到新王国时

期高级祭司群体中的使用是一致的。 而罗马时

期的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中系统收藏了克莱

蒙特所描述的“祭司知识”。 其中发现的用于培

训祭司的手册共有三份，一个是圣书体象形文字

的，两个是僧侣体的，学者们通常称它们为“塔尼

斯地理纸草”，其内容分为 １０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天与地，时间与空间的划分；
第 ２ 部分：３９ 个诺姆的列表（罗马时期的划

分）及习惯信息；
第 ３－ ４ 部分：圣物及其祭司相关信息的附

录；
第 ５ 部分：更古老的三个诺姆的名称，下埃及

１８－２０ 诺姆；
第 ６ 部分：圣物及其相关信息的附录；
第 ７－８ 部分：神庙日历；
第 ９－１０ 部分：社会等级。 ［８］（Ｐ．１５０）

祭司手册的多份抄本，也说明了以神庙为编

撰中心的宗教知识手册的扩散和应用。 在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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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尼斯图书馆发现的仪式文献中，６ 份是开口仪

式用的，６ 份是供奉仪式用的，３ 份日常仪式用的。
其中开口仪式的手册是首次发现的、在神庙而非

葬仪中使用的僧侣体手册。 日常仪式用的手册

与第十九王朝阿拜多斯塞提神庙及公元前 １０ 世

纪底比斯发现的纸草抄本的内容一致。 ［８］（Ｐ．１５０）

二、《努特之书》

在阿拜多斯塞提神庙后面的奥赛里翁（即奥

赛里斯之墓）石棺墓室的天花板上，雕刻着《努特

之书》，图像与铭文都已经残缺不全。 这个铭文

最特别之处在于，在千年之后的泰布图尼斯图书

馆出土了对它进行评注的纸草，这份纸草上还有

对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阿苏特（Ａｓｙｕｔ）的铭文的临摹。
奥赛里翁是个墓葬结构的建筑，建成后就封闭起

来，其中墓室天花板上的《努特之书》，古时候人

们应该是看不到的。 同样的《努特之书》还出现

在底比斯西岸帝王谷的拉美西斯四世墓室天花

板上，说明在当时是有纸草版蓝本的。 而千年后

的纸草上出现对它的复制和评注，说明这正是祭

司内部流传的高级知识。
塞提神庙奥赛里翁的《努特之书》雕刻在墓

室天花板西半部分的最右边，努特的身躯呈拱

形，头在右边，脚在左边，身躯下面是空气神“舒”
张开双臂托举着努特。 女神的嘴边有个带翼的

日轮，旁边的榜题是“西方地平线”。 女神的胯间

写着“东方地平线”，脚面上是一个日轮。 而这个

日轮前方不远处又是一个小一些的日轮。 从小

日轮开始，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波浪线。 女神膝盖

前方是一个圣甲虫；膝盖后方、腿外侧是秃鹫女

神奈赫拜特。 女神身躯下方竖行的文字分别是

日月星辰等的名称。 ［９］（Ｐ．１３９）

图 ２　 《努特之书》①

卡斯伯格纸草有两份抄本，都保存在哥本哈根

大学博物馆。 其中卡斯伯格纸草 Ｉ 约 ６８ 厘米长，
３０􀆰 ５ 厘米高，开头极可能有塞提神庙《努特之书》的
绘图，但这部分及第一栏开头部分的文字都没保存

下来。 卡斯伯格纸草 Ｉａ 约 ２５ 厘米长，虽然内容与 Ｉ
相似，但并非它的复制品。 ［１０］（ＰＰ．３６－３８）

卡斯伯格纸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

塞提神庙《努特之书》的评注，按照从左到右的顺

序，每个部分先描述位置，然后解释画面的含义。
Ａ 是对整个画面的总括介绍；
Ｂ 提及太阳神从东南方向升起；
Ｃ 描述太阳神从杜阿特（黑暗的冥界）向上

升起，并且提到了确切的时间———“第 ９ 个小

时”。 这也是第一次有文字材料说明古埃及人认

为太阳与群星的起落是相关联的，它们都消失在

杜阿特，又从中再次出现。
Ｄ 描述世界的边界，世界的外围环绕着一望

无际的黑暗水域，太阳也无法到达，日月星辰及

大地都在这个黑暗水域的环绕之内。
Ｅ 解释太阳和群星的运行规律。 旬星“出生”后

在东边天空活动 ８０ 天，之后在中部天空“工作”１２０
天，然后在西部天空“居上”（ｔｐｙ）９０ 天，最后在 ｄｗＡｔ
停留 ７０ 天（无法在夜空中看见）。 每个夜晚可以看

见 ２９ 颗旬星在夜空中“活动和工作”，７ 颗在 ｄｗＡｔ
中无法看见。 ［１０］（ＰＰ．３６－８８）

Ｆ 以神话叙述的方式描绘太阳运行，日落时

太阳进入努特之口，得坎群星尾随进入。 当太阳

从努特子宫出现时，恢复到她最初的年轻样貌。
此处再次描绘世界边界，西部边界即女神的头部

外侧，有两个椭圆形的“冷水之巢”，那里栖居着

长着人头、讲人类语言的群鸟。 ［１０］（ＰＰ．３８－４２）

卡斯伯格纸草的第二部分非常特别，它是极

少数保存下来的戏剧题材的文献。 虽然这部分

纸草残缺不全（可能是它所依据的蓝本本身就残

缺），但主要情节还可以看到。 它以戏剧对话的

形式描述群星的运行，把它们进入努特之口描述

为努特不断吞吃自己的孩子，而地神盖伯为此一

直与努特争吵。 每个夜晚有 ７ 个旬星是看不见

的，只能看到 ２９ 颗。 旬星进入杜阿特之后，在那

里停留 ７０ 天，它们在那里就像黑暗之湖的鱼，它
们的眼泪也变成了鱼。 最终在盖伯的命令下它

①图片出自 Ｈ． 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ｏｔａｐｈ ｏｆ Ｓｅｔｉ Ｉ ａｔ Ａｂｙｄｏｓ Ｐｌａｔ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３４， Ｐｌ． ＬＸＸ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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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脱离了杜阿特，重返天空。 旬星会在天空消失

７０ 天又重现，正如月亮也会在消失 ２８ 天之后重

新出现。 卡斯伯格纸草的作者在总结这些规律

的同时，提及旬星、月亮都与太阳相关联，正是这

种关联使得它们消失又再现。 ［１０］（ＰＰ．６７－８０）

自拉美西斯四世开始，国王墓室的天花板开

始以成对的天空女神努特的浮雕装饰，即两个努

特的形象背对背构成对称的两个部分，与阿拜多

斯的一样，画面不仅表现太阳的行程，也有旬星

等其他天体的轨迹。 第二十六王朝的 Ｍｕｔｉｒｄｉｓ 墓

中，也有极其相似的《努特之书》。 其后出现在墓

室或者棺椁上的《努特之书》多数不完整。

三、《法雍之书》

《法雍之书》现存的多数版本都发现于罗马

时期的法雍，它们是在泰布图尼斯神庙的一个窖

藏中发现的。 最初的版本可能是写在纸草上的，
有大量的插图，现在保存比较好的三个部分分别

是本利希（Ｂｅｉｎｌｉｃｈ）纸草、布拉格纸草（Ｂｌａｇ）、阿
姆赫斯特（Ａｍｈｅｒｓｔ）纸草，这几份纸草上的文字都

是圣书体文字。 本利希认为最初完整的《法雍之

书》应该有 １０ 米长，为了方便使用，它最开始就

是分别写在两片纸草上的。 ［１１］（Ｐ．１８３）

在科翁伯神庙的墙上，雕刻着《法雍之书》部分

内容，没有任何插图，整个浮雕被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供奉天牛的内容，另一部分是一些较短的段落。
两部分出自同一个粉本。 科翁伯是法雍之外的第二

大鳄鱼神的崇拜中心。 最重要的是《法雍之书》也出

现在其他地方，而且是铭刻在神庙中。
此外，还有若干僧侣体的版本，大部分残缺

严重，只有一份保存相对完好，有圣书体版本的

六分之五的内容。 ［１１］（Ｐ．１８４）

法雍是开罗西南的一片低洼地，通过巴赫约

瑟夫河与尼罗河谷相连。 该河注入法雍湖，现在

湖区有 ２３３ 平方公里，古代时面积更大。 自公元

前 ２０００ 年开始的几次垦荒工程，为了获得农田，
将注入湖中的支流切断，使得湖水大幅缩减。 该

地有大量鳄鱼，因此鳄鱼神索贝克是当地的主

神。 在《法雍之书》中，太阳神在夜间是以鳄鱼的

形象游向他第二天升起之处。 而死神奥赛里斯

则是法雍湖中之水，随着尼罗河泛滥而来，象征

着繁殖，蕴含着太阳神每日复新的潜力。
《法雍之书》的地理描绘是从巴赫约瑟夫河开

始，向北展开表现法雍湖区，然后聚焦在三个城市：

东南的塞迪特（Ｓｈｅｄｙｅｔ）、北边的巴赫亚斯（Ｂａｃｃｈｉ⁃
ａｓ）、西南的奈特神的阿卡西亚（Ａｃａｃｉａ）。 图文穿

插在一起，把法雍的地理特征、宗教中心及神话中

的存在交织着，这是按照古埃及人心目中最重要的

地方构建的嵌套的神圣景观。 古埃及人在各种层

面上模仿和建构宇宙，小到房屋、宫殿，大到神庙、
诺姆乃至整个国家。 ［１２］（ＰＰ．６８－６９）

《法雍之书》的开头是一对象征山丘的符号，
围绕着 ７ 条横向的画带，延伸约 １ 米长。 中间的画

带是空白的，上下三条画带由内到外依次描绘的是

鱼类、鸟类、树木。 再向外侧，则是一系列神祇的形

象，旁边的铭文写着他们所在的地方。 第二部分是

巨大的女神迈赫特乌瑞特（Ｍｅｈｅｔｗｅｒｅｔ）的形象，从
她的臂肘蔓延出两条曲折的运河，代表法雍南北两

条注入湖水的运河，运河是托勒密时期修建的，因
此该文献的年代应该是托勒密时期或者之后的时

期。 第三部分是拉神的形象，他的身体一半浸没在

水中，然后是两个载着鳄鱼神索贝克的船，上下相

对，呈镜像状态。 这三个部分表现的是法雍湖的景

观。 接下来是一个长长的椭圆形地带，表现的是法

雍地区的陆地，如前边的画面一样，在两侧有神祇

形象及描述其所在地的铭文。 之后是一系列鳄鱼

神的形象，最后的画面是一个岛屿，上面有奈斯女

神的祠堂、创世八神的祠堂以及鳄鱼神的祠堂。
全书的结尾是一个巨大的王名圈，里面的文字内

容是“法雍是拉神、奥赛里斯、荷鲁斯和法老的领

地”。 鳄鱼神祠堂的外观是古老的样式，由三个

表示庄园的符号 ｈｗｔ 组成，两侧各有一个旗杆，这
是塞迪特神庙的象征，因此此处又将人们的视线

引回法雍主城。 ［１１］（ＰＰ．１８８－１９５）

图 ３　 《法雍之书》开头①

①图片出自 Ｊｏｈｎ Ｂａｉｎｅｓ， 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
ｇｙｐｔ， 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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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法雍之书》结尾①

泰特认为，从内容看，《法雍之书》与辞书是

同一种类型的，只不过辞书没有插图。 二者的基

本逻辑和结构是一致的，只不过《法雍之书》近一

半的内容是图表，又以地图的形式结合了地貌背

景。 ［１１］（ＰＰ．１８８－１９５）笔者认为，从其表现形式看，
《法雍之书》最接近新王国时期帝王谷的《冥世之

书》系列，是创造性地以传统的体裁表现托勒密

时期法雍地区宗教地位的尝试。
《法雍之书》的创作者和使用者无疑是祭司

群体。 大部分版本都是在神庙的窖藏中发现的，
是一批被弃用的文献中的一部分。 此外，现存主

要版本是圣书体，这是只有祭司阶层才能掌握的

高级知识，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更是这样。
《法雍之书》如何使用，在学界一直有争议。

圣书体的版本极其复杂，插图出自不同画匠的手

笔。 有的文字方向是颠倒的，从阅读的角度看极

其不方便。 作为地图式的资料，查阅也非常困

难。 长达 １０ 米的卷轴，如果展开阅读，相对小的

画面还可以，但较大的画面，如表现法雍陆地的

部分，是不可能一个人就可以持卷打开、尽收眼

底的。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文献是仪式用的，在特

定仪式中悬挂在神庙中，大部分时候是收藏在神

庙圣所的。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祭司训练用的，
除了几个主要版本，还有僧侣体的抄本，这些都

没有图像，其内容类似神庙仪式中的祷文，可能

是祭司日常使用的。 其中一个僧侣体抄本的最

后有这样一段话：
“这份文献由帕－盖伯（Ｐａ－ｇｅｂ）完成，他是为

贝亨（Ｂｅｋｈｅｎ）之主索贝克－拉神的第一预言师写

的，他也是泰布图尼斯和盖伯之主索贝克神的第

一预言师，众神的王子。 他的名字是拉－索贝克，
他也是在贝特努（Ｂｅｔｅｎｕ）主持仪式的瓦布祭司。
哈德良在位第二十年，泛滥季第一个月，第八

天。”［１１］（Ｐ．２０１）

从目前发现的多种抄本来看，很可能当时一

些神庙高级祭司想有自己的一份《法雍之书》。
而这个作品从文字到艺术的精湛程度足以使它

成为祭司训练的模本。
最值得注意的是刻写在科翁伯神庙墙上的

《法雍之书》，铭文分为两个部分，中间有分界线，
其中一半的内容是奉献给天牛的，另一半是其他

段落的汇集。 这个版本没有任何图像，只有铭文

部分。 ［１１］（Ｐ．１８３）而现存的圣书体纸草版本共有

三个部分，分别收藏在三个博物馆，其中最长的

两个很可能最初就是故意写在两个纸草卷上的，
《法雍之书》总长 １０ 米多，在膝盖上展开一个纸

草卷的极限长度应该是 ５ 米左右。 科翁伯是法雍

之外的第二大鳄鱼神崇拜中心，《法雍之书》在此

出现绝非偶然。 根据这种分为两部分的结构，以
及相关正字法的研究，科翁伯神庙墙上的《法雍

之书》所依据的模本应该是泰布图尼斯的纸草

版。 因此，《法雍之书》在作为祭司训练用的范本

之外，还是使用该类文献装饰神庙及其他相关场

所的模本。

四、神庙图书馆与“秘传”知识体系

第四王朝开始，古埃及神庙就有收藏管理文

献和典籍的机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考古发现的神庙图书馆遗址极少，
主要有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祭庙，古罗马时

期的纳戈·马第图书馆、塔布图尼斯图书馆、底
比斯图书馆等。 其中的文献分为管理类和典籍

类，前者主要是经济文书等管理档案，后者包括

宗教祭仪、天文、文学等经典。 这些经典既是知

识库，也是高级文化的呈现，秉承着古老的传统，
在收集、选择的基础上编订而成，其主要作用是

为祭司、司法和医学活动提供知识储备，规范日

常生活和品行的基本准则，体现社会精英的文化

身份。 与亚历山大图书馆这类国家图书馆不同

的是，神庙图书馆的基本原则是保存经典和遵循

①图片出自 Ｊｏｈｎ Ｂａｉｎｅｓ， 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
ｇｙｐｔ， ｐ．１２７。



颜
海
英
􀏑
古
埃

及
神
庙
中
的
﹃
秘
传
﹄
知
识

３５　　　

ＹＡＮ
Ｈａｉ－ｙｉｎｇ

􀏑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Ｔｅｍ
ｐｌｅｓ

知识等级制度，其中的“生命之屋”就是整理、保
存经典的核心机构，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神秘知识

的产生和传承之地。
发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

大型图书馆———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

２５００ 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

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阿克塞尔·维尔滕

（Ａｋｓｅｌ Ｖｏｌｔｅｎ）和吉塞佩·伯蒂（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Ｂｏｔｔｉ）
两位学者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将近 ３０ 年的整理工

作，完成了分类、编目和部分识读。 瑞霍尔特则

将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所存的叙述体文献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其专著《来自泰布图尼斯神庙

图书馆的叙述类文学》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ｂｔｕｎｉｓ Ｔｅｍｐ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有对这些作品的完整

转写、翻译和注释，并剖析了文本保存、故事背

景、人物与历史事实的关联性等问题。 ［８］（Ｐ．１４２）

与其他神庙图书馆相比，泰布图尼斯是图书

保存最多的图书馆。 虽然艾德福神庙“生命之

屋”的墙上留下了此处曾经的藏书目录，但文献

没有保存下来。 此外，泰布图尼斯的藏书风格相

对保守，迪米（ｄｉｍｅ）图书馆的很多藏书是世俗体

的，奥克西林库斯图书馆甚至有很多藏书是译成

希腊文的，目的是保证发音的正确。 而泰布图尼

斯的藏书多数是僧侣体的，而且它们要么早于其

他地方的图书，要么依据了更古老的版本。
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绝大多数纸草文献

的成文年代约为公元 １ 至 ２ 世纪的古罗马埃及时

期，少量为公元前 １ 世纪和公元 ３ 世纪。 纸草文

献按内容分为三类：宗教仪式 １１０ 篇（５０％）、科学

文献 ６０ 篇（２５％）和叙事文学 ６０ 篇（２５％）。
宗教仪式类文献又细分为五类：祭司知识手

册、仪式手册、宗教赞美诗、魔法文献和祭司教育

文献。 其中祭司知识手册是祭仪类文献中最重

要的一个子类，其中有六部作品尤其重要，已发

现的这六部作品的手稿数量约有 ５０ 多份，将近祭

仪类文献手稿总数的一半。 ［８］（Ｐ．１４８）

（一）《神庙之书》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约有 ５０ 多个手册抄本；

（二）《图特之书》（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ｏｔｈ），约 １０ 篇

文献，为“爱学习之人（ｍｒ－ｒｘ）”与智慧之神的对话；
（三）《法雍之书》（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ａｙｕｍ），约有

８ 至 １０ 篇，以鳄鱼神索贝克崇拜中心法雍为原型

的神话地理；
（四）《努特之书》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Ｎｕｔ），５ 篇僧

侣体纸草文献，描述来世的神话地理；
（五）神话手册（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４

份僧侣体手稿，叙述埃及各地的神话传统；
（六）祭司手册（ｔｈｅ Ｐｒｉｅｓｔｌｙ Ｍａｎｕａｌ），３ 份手稿，

其中一份为圣书体，另外两份为僧侣体。 即“塔尼斯

地理纸草”，包括天文地理、地方区划、神圣知识、神
庙历法以及礼仪制度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８］（Ｐ．１４９）

祭司教育文献是神庙祭司接受训练的主要

内容，包括圣书体文字的语法和词汇，以及词典

和词汇表。 其中以僧侣体写的专有名词词典长

达 １０ 米多，其前半部为按主题排列的动词和名词

组成的古埃及语“词典”，后半部分为祭司知识手

册和日历。 ［８］（Ｐ．１５１）教育文献还包括古王国时期

的国王敕令、中王国墓葬铭文的抄本，应该是祭

司们学习写作的范本。 ［８］（ＰＰ．１５１－１５２）

如果把前文考察的三种文献传统———祭司

手册、《努特之书》和《法雍之书》放在泰布图尼斯

神庙图书馆收藏的整体背景中，可以看出这些作

品都有悠久的流传过程，而且在泰布图尼斯以外

有多种抄本，既是王室专用的墓葬文献，也是官

员彰显社会地位的标签。 它们作为经典和秘传

知识的传承脉络，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各种

形式出现。
从古埃及秘传知识的内容和流传过程看，宗

教经典和仪式指南是并重的，掌握经典是基础，
但更关键的是通过对仪式的参与，在宗教实践中

体悟经典的真谛，这是学习的两个阶段。 古埃及

人用两个不同的动词表达这两个阶段的学习：
ｒｅｋｈ 和 ｓｉａ。 ｒｅｋｈ 是指掌握技术和现实层面的知

识，即语言和文字交流中所必须使用的概念； ｓｉａ
则是一种绝对的直觉或者综合的知识，不能归于

合乎逻辑的知识。 具备完整的 ｓｉａ 的只有创世

主，其他的神则或多或少具备一些，对于人类而

言，ｒｅｋｈ 和 ｓｉａ 之间的距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开

放的空间，让他们不断地探寻，但是人永远无法

进入神的境界。 ［１３］（ＰＰ．１６６－１６７）

如前所述，古埃及语中表达“神秘”的词中，最常

用的是 ｓＳｔＡ，其词根的意思是“困难的” ，在世俗文

学中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在数学纸草中，用
这个词来表示“难懂的”“艰深的”。 这个基本含义

与上述的第二阶段的感悟式学习 ｓｉａ 所强调的是一

致的：真理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
贝恩斯以知识等级解释神秘知识的形成及其在

社会礼制中的作用；阿斯曼等人强调神秘知识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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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宇宙观的联系。 他们都没有充分强调古埃及

高级文化传承中“知”与“行”的统一。 这种高级文

化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统治手段的核心部分，
通过节日庆典、贵族自传、墓葬文学等辐射到整个社

会，特别是自中王国时期开始，到后期埃及发展到极

致的来世信仰的大众化，使得核心文化日渐普及。
但作为一种以生命哲学为核心的综合性知识，唯有

少数社会精英在神庙的特定仪式环境中，以特定的

生活方式，得以浸濡其中，克服认知的障碍，进入感

悟（ｓｉａ）的境界。
对神庙典籍的内容及源流的考察证明，在祭

司教育中各个门类的知识之外，作为仪式指南的

祭司手册有着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 而神庙典

籍中的核心文献，如作为仪式引导的诸神列表和

辞书字典，作为神庙及墓葬装饰蓝本的《努特之

书》《法雍之书》，在后世被评注、传抄，并出现在

多种纪念性建筑之中，更证明这类知识的实践

性。 所谓神秘知识，其门槛不仅是对内容的掌

握，更表现在实践中体悟的资质和能力。 即使对

于体验到这种知识的祭司来说，也不会是一劳永

逸的，他们需要一次次重新建立连接。 而关于普

通人不可僭越神秘知识限制的提法，多数出现在

大众文学中，因为不可企及而增加了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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